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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壿

公众对奥数的很多误解与责难，

往往是由于不明白奥数是因什么而产

生的。

奥数是奥林匹克数学的简称。奥数

不是脑筋急转弯。比如，树上有10只

鸟，一枪打死1只鸟，树上还有几只鸟？

这样的问题，不是数学，也不是奥数。

当然，奥数只是数学的一个部分。

通常教材中的数学内容也不是奥数。奥

数应当是数学中最有趣、最需要思考、最

能体现创造性的内容。奥数也往往有深

刻的背景与卓越的思想，比如图形一笔

画的问题。

解答奥数的问题，需要的知识并不

多，更需要的是能力，如阅读能力、理解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奥数的问题

应有一定的竞争性，这样才能激发学习

兴趣。而竞争性的题当然较有难度，但

是看到答案，又觉得其实不难，是可以做

出来的，只是有那么一层窗户纸未能被

捅破而已。总之，就像悬在头上的苹果，

得踮起脚才能够到。

还有，把高年级或者高学段的知识

“下移”，例如在小学讲排列组合公式，也

并非奥数。加法原理、乘法原理可以在

小学课外讲，因为有趣而且不难，但硬将

高中知识搬到小学，并不合适。就像小

学生跑步，一般不宜距离太长，跑马拉松

得等身体更成熟些。奥数同样如此，过

分下移的知识不是奥数。

有些问题，例如较复杂的应用题，若

用初中知识不难解决，也不能塞进小学

奥数。以此类推，若用高中知识容易解

决的问题，也不应塞进初中奥数。

奥数夺金之后，我们离菲尔兹奖还有多远？

近年来，奥数与升学挂钩，一度成为

奥数的一条“罪状”，其实，这也十分可

笑。因为与升学挂钩，需要一定的权力。

至少是一校之长或某教育部门的负责人

才有此权力，奥数哪里有呢？所以，奥数

显然不该承担这一罪名。

当然，有不少中学或大学看重奥数

成绩，愿意优先录取奥数的获奖生。这是

因为奥数获奖的学生确实优秀，而且奖

牌可靠。奥数声誉好，是光荣，不是罪过。

说到学生负担，称一下书包就清楚：

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这些年，小升初的

考试取消了，但小升初、初升高、高中升

大学的政策却常常变动，令学生、教师、家

长均摸不着头脑，不知该怎么做为好。学

生并不怕考试，而是怕不明白的考试，不

知考什么。张景中院士说得好：“如果平时

学得多，考得少，负担就轻。反之平时学得

少，考得多，负担就重。”因此，在我看来，

奥数与学生负担的加重毫无关系。

那么，到底要不要学奥数？这应当由

学生自己决定。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学。

如果学了一段时间，兴趣没有了，也可以

停止不学。家长不需要强迫孩子学奥数。

学奥数当然有好处，可以拓宽眼界、

培养能力（如观察、猜测、推理、论证的能

力）。但通常学奥数，应当是数学学习较

好的学生，至少应该是学校里的数学学

得还可以的学生。有些家长因为孩子数

学差，逼他去学奥数，那是不对的，不能把

奥数学习当补习。不过，也有数学并不太

好的孩子去学奥数，也许会发现自己在

数学学习方面同样也很有潜力。

有些家长与学生一道学奥数，这是值

得提倡的。一是学习可以增进亲情，知道

进度与难易。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七十多岁

的爷爷与孙子一起学奥数，其实老人学

小学奥数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的好方法，

这一点在日本等国家都得到证实。

还有人问，中国有很多年在IMO中

团体第一，但为何一度失去了头把交椅？

首先，奥数是一种比赛，比赛总会有

变化，不可能永远占据第一，所以得第二

或第三也正常。亚洲国家与地区的IMO

成绩突飞猛进也是有道理的。东亚受儒

家文化影响很深，历来重视学习。但近几

十年，我们的一些教育家受西方教育思

想的影响，放弃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其

结果是教学质量下降，优秀学生没有获

得应有培养，较差的学生仍然较差。

但是，可以发现，韩国已率先扭

转这种局面，重新提出实施精英教

育，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不少

数学也参加奥数的指导。日本也已在

纠正宽松教育。

我认为，还是孔子的因材施教理念

正确。对不同的人，应施行不同的教育，

让他们各自发展自己的长处，获得不同

的发展。数学同样如此，奥数也可以说

是一种英才教育。

而且，数学家对于数学教育的参与

非常重要。从奥数来说，数学家的参与，

使得奥数的质量与品味有很大的提高。

学生们受到熏陶，对数学的内容、方法、

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有的学生从此

立志当数学家或科学家。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搞奥数的目的很清楚。首先是发现

有数学天赋的人才，加以培养。

从菲尔兹奖获得者的情况来看。

2000年后，菲尔兹奖的14位得主中，至

少8位在IMO中得过奖。如澳大利亚的

陶哲轩、越南的吴宝珠、英国的高尔斯

(TimothyGowers）、俄罗斯的佩雷尔曼

（GrigoriPerelman）、法国的拉福格(Lau 

rentLafforgue）、伊 朗 的 米 尔 札 哈 尼

（MaryamMirzakhani）等，都是IMO的奖

牌获得者。其中，舒尔茨（PeterScholze）

真是天才，连续参加四届IMO(2004年至

2007年），先后获得一银三金。舒尔茨在

硕士毕业时写的论文创建了一种新的理

论，因而直接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波

恩大学教授，先后获拉马努金奖、克雷研

究奖、柯尔奖、奥斯特洛斯基奖、费马奖、

莱布尼茨奖、欧洲数学会奖等大奖，并于

2018年获四年一颁的菲尔兹奖。

当然，有数学天赋的人不一定都从事

数学研究。因为他们面对的世界很广，而

数学研究只是一方天地。IMO选手有很多

从事数学研究，如颜华菲、高峡、王崧、恽

之玮、姚一隽等，也有很多转入其他行

业，如从事软件开发的李平立、蒋步星等，

从事金融业的库超、张朝晖、姚健钢等，更

有从事奥数教育的，如王锋、邹瑾等。

搞奥数的另一个目的是普及数学。

因为奥数，数学方面的书籍增加了很多，

还有很多数学期刊，如《中等数学》等，也

随着奥数繁荣，促进了数学的传播。奥数

还促进了数学教材的改革，不少数学教

材中引入了奥数的问题，特别是教材中

的思考题或“想一想”等内容。数学教师

的数学水平更因奥数得到提高。

搞奥数的目的是什么？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一次评选

出数学研究工作出色的、年龄不超过

40岁的数学家 （通常不超过4名） 授

予菲尔兹奖。数学研究与数学竞赛相

差很大。可以说，从事数学研究的是

专业选手，参加 IMO的只是业余选

手。IMO选手只有中、小学生，他们

通常还要上四年大学，再读研究生。

这才进入研究工作。

更重要的是，数学研究需要创造

性——独一无二的创造性。

做IMO的题目，当然也需要创造

性，但那些题目都是别人拟就，并且已

有现成解答。而从事研究，往往需要自

己去寻找问题，更要寻求一条从未有人

走过的路径去解决问题。

IMO解题固然需要时间，而做研究

花几千个小时，甚至赔上一生也未必能

有结果。比如，数学家张益唐在六十岁

才出成果，没有成功的数学研究者远比

成功的多得多。可见，做研究，要熬得

住寂寞，长时间的寂寞。在数学的象牙

塔里待久了，不免会觉“蓬莱宫里日月

长”“世界那么大，想出去看看”。于

是，很多人与数学研究拜拜了。而且，

人各有志，数学研究未必需要太多的

人。所以很多人尤其是我国 IMO选

手，不从事数学研究，而去做其他事，

这也无可厚非。

当然，数学竞赛与数学研究并非

毫无关系，它们之间肯定是正相关

的。数学竞赛的问题，虽然是已经解

决的问题，但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好的

练习，就像学徒一样，先学习前人的

思想、方法，逐步提高。数学竞赛就

是提高的基础。人的创造能力，未必

都是天生的，多半是一步步从小的创

造开始，到中等级别的创造，如果努

力，又有机遇，也许会有大的创造。数

学竞赛是一块试金石，培养了兴趣、

毅力，提高了眼界，养成了对数学的

品味，将广袤的数学天地展现在年轻

人面前。

当然，竞赛只是入门，后面的“修

行”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国

IMO选手有不少从事数学研究，而且也

取得不少成就，从事数学研究、获得成

果的人不少也都参加过数学竞赛，学过

奥数，如许晨阳、何旭华、倪忆、袁新

意、肖梁、余君等。其中有多人成为各

自领域中的砥柱，得过各种奖，如恽之

玮，就获得过拉马努金奖。或许，在不

久的将来，我国就有人获得菲尔兹奖。

此外，从事其他行业的也有多人取得不

俗的成果。

我国至今无人获得菲尔兹奖的一

个原因或许与缺乏名师有关。美、

俄、法、德等数学强国早就有多人获

得菲尔兹奖。就是日本，也先后有小

平邦彦、广中平祐、森重文等三人获

得过菲尔兹奖。有名师，自然易出高

徒。而从我国数学的情况看，多年

来，我们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

国家，要赶上去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

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此背景下，数学竞赛的兴起，有

可能为中国数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创造

出良好的条件。数学研究是一座金字

塔，不仅需要顶尖的人才，也需要各个

层级的人才。目前中国的数学竞赛正为

各个层级提供了不少人才，顶尖的人才

应当就在其中。

相信时间会证明这一点，但不能操

之过急。一旦中国有了一流的导师，一

流的人才就会不断涌现。

数学竞赛只是入门？

为什么有一些人反对奥数？
确实有一些人反对奥数，不一定很

多，没有做过统计。反对奥数的原因，

恐怕不尽相同，得由他们自己作答才更

准确，我只能根据一些言论揣测他们的

想法。

反对的人中，大部分是人云亦云，

赶时髦、随风倒。甚至还曾经看到一名

高分考生也与奥数划清界限，说自己从

未学过奥数。结果有人搜索，发现她不

但从小上奥数学校，而且还在竞赛中得

过奖。

有一次，我见到一位不很熟的朋

友，他对我说，“对不起，昨天我又骂

奥数了。”当然，我本人不等于奥数，

骂奥数并非骂我，用不着说“对不

起”。但这位朋友是书法家，显然不懂

奥数。在骂奥数的人中，这样的人比例

不小，他们在学生时代不喜欢甚至厌恶

数学。年龄大了，就把对数学的恨意发

泄到奥数上。

更有些家长，因为不会做家中小

孩的奥数题，觉得太丢面子，于是

也加入到骂奥数的人中。

其实数学恰恰强调不要盲从，要怀

疑，要思索。即使是师长或权威的话，

也要看看能否证明是正确的，确凿无疑

的方可相信。

有人举出几位数学家，说他们也反

对奥数。

一位是陈省身先生。他说过，“对

于研究，数学竞赛的题目都不是好题

目”。陈先生的话没错，研究需要创

新，而竞赛题都是别人做过的，当然

不能作为研究的问题。反过来，已有

结果的研究问题，倒可以取出其中的

初等部分作为竞赛题。

但陈省身先生从未反对数学竞

赛。相反，他听到我国连续在IMO中

夺魁的消息总是非常高兴。

另一位是华罗庚先生。有人撰文说

华先生曾经因为支持竞赛做过检查。而

事实恐怕正好相反，华先生一贯支持竞

赛。1978年的数学全国联赛就是他亲

自组织，并亲自做报告、讲解答。

第三位是丘成桐先生。丘先生的

确抱怨过手下有几个人奥数得过奖，

但研究能力却未必突出。然而，这只

表明竞赛与研究是有区别的，并不表

明丘先生反对数学竞赛。随着很多金

牌选手获得菲尔兹奖，丘先生似也不

再继续抱怨了。

小孩子要不要学奥数？

2010年我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开始了大学生活。在中学和大

学阶段我参加过很多次数学竞赛，下面

是我关于数学竞赛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持之以恒
ퟪ퇐数学问题，以此为乐
■韦东奕

通过竞赛题还能得到一些启示。

比如，有些题并不是特别难，但比较

复杂，这就需要做题者有耐心，而耐

心不仅在做题时有用，在生活中也是

必不可少的。当题目比较复杂时，还

需要冷静分析，正确理解题意，而不

要被表面现象吓倒；题目形式比较简

单时，也要冷静，不要一看就写，不

然有时出错了还不好改正，这说明要

有严谨的思维，遇事要冷静，要做好

困难的准备。做一些题时需要设立中

间命题或分情况讨论，对大目标要分

成若干个小目标来完成，要善于把

困难化解成小部分，遇到特别难的

题会认为得想很长时间时，可以把

它先放过，等到最后做，这说明做

事要有取舍。

数学竞赛要善于思考、推广和联

系。其实，我真正写的题并不多，“想”

的题却很多，能想明白的题目我就不

写了。对我来说，做题或许还不是最大

的满足，我常常自己出题，提出问题，再

长时间冥想寻找答案，一一攻破它们。

我有时对做过的题进行推广，看到书上

没有证明的结论就想着怎样证明，所以

我可以想的题很多，其中有些我暂时还

做不出来。

在对一些题推广时，我发现很多有

意思的结论。在看相关的书时，有时把

很多题联系起来，我会不经意间做出以

前暂时没做出的题，有些题刻意做也不

一定能做出来，和很多题充分联系以后

却能做出来，当然这是在水平提高的基

础上。我想的题主要是数学题，并没有

针对竞赛题。我认为这样有利于提高我

的数学竞赛和大学数学的水平，并把他

们很好地联系起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研
究员）

不要认为竞赛题很特殊，它只是数学的一部分

参加数学竞赛，应以培养兴趣为

主，不要有太多的功利性。在小学一

年级时，我读到一本名为《华罗庚数

学学校 一年级》的书，书中都是难

度很大的数学题，我从解出第一道

数学题开始，体会到一种与众不同

的乐趣，从此真正喜欢上数学。从小

学到现在，我在完成其他课程的学

习以后，都会持之以恒钻研数学问

题，以此为乐。

中学生数学竞赛不是孤立的，而

是有机联系的，它至少要与所在学科

的中学内容和大学内容有联系，并相

互促进。

首先，要把参加竞赛的这门数学

学科学好，不要不屑于做中学普通教

材的题，竞赛并不是所有的题都特别

难，有些题就是为了看出做题者是否认

真仔细，当然也不是必须把这门学科的

中学普通教材看完才能参加竞赛，因为

竞赛的内容比中学普通教材的内容深

刻，通过竞赛可以加深对这门数学学科

的理解。

有些竞赛题是以大学数学内容为背

景的，对这些相关内容要学透，不要一知

半解就乱用，而要看它与大学数学的哪

些内容有联系，看它如何推广，看大学内

容时也要想一下根据这些内容可以出什

么样的竞赛题。

另外，数学竞赛的思想方法与大学内

容的思想方法有相同之处，可相互借鉴，

不要认为竞赛题很特殊，其实它只是这门

学科的一部分，应对这门数学学科的所有

题都重视，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数学竞赛中得到的启示，在生活中也有用

今年7月，第63届

IMO（国际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在挪威奥斯陆

举行，中国队以252分

的成绩获得团队总分

第一名，且六名队员全

部满分。去年，中国也

获得团队总分第一，并

且获得全场唯一满分。

奥数流行已有多

年，但也始终伴随着诸

多误解和责难。不少

人质疑，既然中国队在

IMO中屡获金牌，为什

么至今没有人得菲尔

兹奖？奥数也在社会

上遭来过众多批评，即

认为奥数与升学挂钩，

增加了学生负担。

那么，奥数到底是

什么？我们究竟需要

怎样的数学教育？知

名数学教育家单墫，曾

经的奥数选手、目前任

教于北京大学的韦东

奕以及麻省理工学院

数学系教授恽之玮给

出了他们的看法——

从10岁开始，我接触数学竞赛，

到 18岁取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

牌，在这期间数学竞赛是我生活的

主轴。上大学以后，我逐渐走上数

学研究的道路，离具体的数学竞赛

题目越来越远，但还是时不时地听

到关于奥数的新闻和争论。现在，

我的孩子也开始上学，是否引导他

参加数学竞赛，成为一个避不开的

问题。

反思数学竞赛对我的学习、研

究、做人的影响，我的经验和想法很

可能在现时已不适用。

从成绩上看，我应该属于数学

竞赛的优胜者，但是我直到入选国

家队之前都不敢奢望哪天能参加国

际数学奥林匹克。我也从来不觉得

自己属于脑子特别“灵光”的，反而

一路上挫折感多于成就感。

小学三年级时，我遇到了人生

中的第一个伯乐何文老师，在他的

诱导下，我的数学兴趣迅速萌发。

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在数学竞

赛方面唯一的培训就是我们小学自

己办的“数学提高班”，每周两次

课，如今回想起来，课程的内容也

是很系统的。

五年级左右，我读了一本介绍

1990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优胜者的

书，从此王崧、库超等人成为我的偶

像。同时我也有些自卑：王崧他们

的高度看起来是不可企及的。

对于有志于从事数学研究，把

数学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的人，少

年时期的数学竞赛经历对今后的数

学发展究竟有没有好处？我觉得还

是有好处的。一方面，数学竞赛解

题的思想技巧与数学研究中遇到的

问题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数学竞

赛让学生接触到更深刻、更广泛的数

学领域和问题。

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数学竞赛

让我受益最多的并非技术层面，而是

心理层面。

第一，数学竞赛让我明白天外有

天。当我遇到一个竞赛问题一筹莫

展的时候，读到或者听到令人拍案叫

绝的巧妙解法，在击节之余，也慨叹

世界上竟有那么聪明的脑袋。多次

下来，慢慢就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世

界上（哪怕是身边）比自己聪明的人

多得是。在接触到更高等的数学以

后，天外有天的感受更加强烈，自己

的能力也显得愈加卑微。接受这个

现实，并非妄自菲薄，而是用一种欣

赏的眼光看数学、看待别人的成就。

第二，数学竞赛让我明白熟能生

巧。哪怕刚开始受到各种挫折，经

常解不出难题，只要花时间去想，

解题能力就能提高，偶尔自己也能

想出让别人拍案叫绝的解法。这个

过程虽然漫长，但是能感觉到自己

的进步。我渐渐意识到，原来数学

也给平常人留了一席之地，原来大

多数的奇思妙想，也是来源于长时

间专注的思考。

数学竞赛是对智力的极限挑战，

在这种挑战中脱颖而出固然值得自

豪，但挑战失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参加数学竞赛的选手们，如果能

够从失败中汲取力量，对于今后发展

任何事业都是一次宝贵的预演，其意

义也就超出了数学竞赛本身。毕竟，失

败的几率要比成功大得多，而大多数的

课本不会教我们如何应对失败。

（作者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
教授，2019年入选美国数学会会士）

数学竞赛令人受益
更多是在心理层面

■恽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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